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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对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
性别的调节作用

陈 颖，张 艳，周金辉，罗家明*，蒋思岑，李雨洁，姚崎悦，刘浩燃，黄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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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罗家明，E-mail：jiamingluo@nsmc. edu. cn）

【摘要】 目的 探究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以及性别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为预防和干预医学生网

络游戏障碍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21年 11月，选取四川省某医学院校 11 771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简式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GDS9-SF）进行评定，采用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性别

在焦虑、抑郁情绪和网络游戏障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 ①男生 SDS评分低于女生（t=-8. 302，P<0. 01），IGDS9-SF评分高

于女生（t=33. 384，P<0. 01）。②医学生 SAS评分与 SDS评分呈正相关（r=0. 735，P<0. 01），SAS和 SDS评分与 IGDS9-SF评分

均呈正相关（r=0. 288、0. 238，P均<0. 01）。③焦虑、抑郁情绪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游戏障碍（β=0. 245、0. 058，t=18. 864、4. 444，
P均<0. 01）。④性别在焦虑情绪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具有调节作用（β=-0. 194，t=-4. 518，P<0. 01）。结论 焦虑、抑郁情绪对医

学生网络游戏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焦虑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节，相比于女生，焦虑情绪对男生

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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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n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medical students：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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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n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medical students，and
to evalu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medical students. Methods In November 2021，a total of 11 771 medical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in Sichuan province
participated in an online survey through Wenjuanxing platform.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the nine-item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Short Form（IGDS9-SF）. Then a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iscus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xiety，depression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medical students. Results ①Males scored lower on SDS（t=-8. 302，P<0. 01），and higher on
IGDS9-SF than females（t=33. 384，P<0. 01）. ②SAS score of medical stud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DS score（r=0. 735，
P<0. 01），SAS and SDS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GDS9-SF score in medical students（r=0. 288，0. 238，P<0. 01）.
③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β=0. 245，0. 058，t=18. 864，4. 444，P<0. 01）.
④Gender played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anxiety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β=-0. 194，t=-4. 518，P<0. 01）. Conclusi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medical students. Furthermore，the effects of
anxiety on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are moderated by gender，and the anxiety of male students exhibits a markedly stronger impact on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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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

至 2020年底，全国网民人数升至 9. 89亿，其中网络

游戏注册用户占比达 52. 4%［1］，青少年是网络游戏

的最大消费群体［2］。过度参与网络游戏或失去对网

络游戏行为的控制可能会对个体日常生活产生负

面影响［3］。2013年，网络游戏障碍被纳入《精神障碍

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

网络游戏障碍也被称为游戏成瘾，主要表现为沉迷

于网络游戏，如果患者被迫停止使用网络游戏则会

产生严重的戒断反应，并伴有情感淡漠与认知偏

差，严重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4］。国外研究显示，情

绪调节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存在关联，情绪调节不

良的个体往往通过成瘾行为来逃避或控制情绪［5］，

缺乏情绪调节和控制能力可以预测网络游戏障

碍［6］。根据性别角色理论，不同性别个体的心理和

行为特征会受到社会角色期望及人格特质的影

响［7］。研究显示，女性的情绪表达比男性更多，且情

绪调节方式存在性别差异，当出现负面情绪时，男

性比女性更偏向于压抑和隐藏情绪［8］。此外，不同

性别的个体网络游戏障碍检出率不同，与女性相

比，男性的网络游戏障碍检出率较高［9］。因此，性别

可能在负性情绪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起调节作用。

医学生是国家未来医学人才的后备军，其学业压力

较重，过度的压力会对医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

影响［10］，当前，医学生群体存在较为普遍的抑郁、焦

虑问题［11］。而目前，从性别角度关注医学生群体的

抑郁、焦虑情绪与网络游戏障碍关系的研究鲜见。

故本研究探讨医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对网络游戏障

碍的影响，并将性别作为焦虑、抑郁情绪与网络游

戏障碍之间的调节变量，以期为网络游戏障碍的预

防和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2021年11月，选取四川省某医学院校的全日

制在读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

卷，共回收问卷12 002份，其中有效问卷11 771份，有

效问卷回收率为 98.08%。本研究经川北医学院伦

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审批号：［2021］54号）。

1. 2 研究工具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12］评定医学生的焦虑情绪。SAS共 20个条目，

采用 1~4分 4级评分。各条目分评分之和为总粗

分，总粗分乘以 1. 25以后取整数部分，即为 SAS评
分，评分越高，提示焦虑情绪越严重。本研究中，该

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865。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13］评定医学生的抑郁情绪。SDS共 20个条目，

采用 1~4分 4级评分，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粗分，总

粗分乘以 1. 25以后取整数部分，即为 SDS评分，评

分越高，提示抑郁情绪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 876。
采用简式网络游戏障碍量表（The nine-item In⁃

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Short Form，IGDS9-SF）［14］

评定医学生的网络游戏障碍情况。IGDS9-SF是根

据DMS-5关于网络游戏障碍的标准所编制，共 9个
条目，采用 1~5分 5级评分，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评

分，评分越高，提示网络游戏障碍越严重。本研究

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915。
1. 3 评定方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开展调查，由学校心理咨询中

心工作人员向各年级辅导员发送问卷链接，再由辅

导员转发至各班级群，邀请医学生参加调查。问卷

设置统一指导语和知情同意书，参与者同意后开始

问卷作答，不同意者可退出。调查采用不记名方

式，所有项目填写完毕才能提交答卷，同一手机号

只能作答一次。每份问卷作答耗时约 5 min，剔除答

题时长˂120 s的答卷。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4. 0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
-x±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的医学生各量表评

分的差异。使用 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

的相关性。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检验。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对性别调节效应

进行检验。将 SAS评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

化数据平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以高/低于平均数

一个标准差为界，分出高/低水平焦虑组，进行简单

效应分析，理解调节效应实质。检验水准α=0. 01。
2 结 果

2. 1 学生的一般资料及不同性别者量表评分比较

共 11 771名医学生完成调查，其中女生 7 526人
（63. 94%），男生 4 245人（36. 06%）；大一 2 4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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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大二 3 087人（26. 23%），大三 2 913人

（24. 75%），大四 2 520 人（21. 41%），大五 755 人

（6. 41%）。医学生 SAS、SDS、IGDS9-SF评分分别为

（33. 56±6. 77）分、（37. 22±8. 14）分、（14. 34±5. 99）分。

男生SDS评分低于女生（t=-8. 302，P<0. 01），IGDS9-SF
评分高于女生（t=33. 384，P<0. 01）。见表1。

2.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共有 7个，且第 1个公因子

解释的变异量为 23. 91%，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

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3 相关分析

医学生SAS评分与SDS评分呈正相关（r=0. 735，
P<0. 01），SAS和 SDS评分与 IGDS9-SF评分均呈正

相关（r=0. 288、0. 238，P均<0. 01）。

2. 4 性别在焦虑抑郁情绪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

的调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焦虑、抑郁情绪对网络

游戏障碍的影响是否受性别的调节。结果显示，焦

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均有正向预测

作用（β=0. 245、0. 058，t=18. 864、4. 444，P<0. 01）。

焦虑情绪与性别的交互项对网络游戏障碍有预测

作用（β=-0. 194，t=-4. 518，P<0. 01）。见表2。
2. 5 简单斜率检验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在医学生的焦

虑和网络游戏障碍的关系中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相比于女生，焦虑情绪对男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

响更大（β男生=0. 344，t=25. 061，P<0. 01；β女生=0. 258，
t=24. 384，P<0. 01）。见图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 IGDS9-SF评分高于女

生，说明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现网络游戏障碍，与

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5-16］。根据性别角色理论，与女

性相比，男性的攻击性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在许多

文化中，好斗是一种男性特征，网络游戏中的竞争

元素对男性的吸引力更大，且许多游戏设计者将男

性群体作为暴力和冒险类网络游戏的目标用户［17］，

男性可能更容易从网络游戏中体验成功，从而被网

络游戏所吸引。男生 SDS评分低于女生，提示女生

的抑郁情绪较男生更严重，与以往研究结果一

表1 不同性别的医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
-x±s，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each scale among
medical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组 别

男生（n=4 245）
女生（n=7 526）

t

P

SAS评分

33. 48±6. 89
33. 61±6. 70
-0. 963
0. 333

SDS评分

36. 39±8. 41
37. 68±7. 95
-8. 302
<0. 010

IGDS9-SF评分

16. 68±6. 53
13. 02±5. 21
33. 384
<0. 010

注：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IGDS9-SF，简式网络

游戏障碍量表

表2 性别在焦虑、抑郁情绪与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调节作用检验

Table 2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n medical students

变 量

自变量

调节变量

交互项

F

△R2

焦虑情绪

抑郁情绪

性别

焦虑情绪×性别

抑郁情绪×性别

网络游戏障碍

模型1
β

0. 245
0. 058

541. 564a
0. 084

SE

0. 013
0. 013

t

18. 864a
4. 444a

模型2
β

0. 399
0. 042
-0. 304
-0. 194
0. 065

508. 049a
0. 178

SE

0. 043
0. 042
0. 018
0. 025
0. 025

t

9. 377a
1. 003

-36. 065a
-4. 518a
1. 533

注：aP<0.01

图1 性别在焦虑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on anxiety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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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18-19］。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传统性别观念认

为女性应该比男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在学业和事业成就上，女性又与男性承受

相同的压力［20］，双重的社会期待使得女性感受到更

多的压力和冲突，故而抑郁情绪的程度更深。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 SAS评分、SDS评分

与 IGDS9-SF评分均呈正相关，与国外研究结果一

致［21-22］。Wu等［23］研究表明，焦虑、抑郁情绪是影响

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潜在风险因素，当个体陷入焦

虑、抑郁情绪时，会增加网络游戏行为。Yen等［24］研

究显示，当个体的负面情绪越重，其对网络游戏的

期待越强烈，从游戏中获得的满足感越高。因此，

个体从借助网络游戏来舒缓不良情绪，逐渐演变为

沉溺其中，将网络游戏视为对现实不满的“避风

港”，对现实世界持排斥的态度，进而增加网络游戏

障碍发生的概率。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能够调节焦虑情绪与

网络游戏障碍的关系，相比于女生，焦虑情绪对男

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更大，与既往研究结果一

致［25］。可能的原因是，与男生相比，女生对焦虑情

绪的应对方式更多元化，更愿意通过倾诉的方式缓

解焦虑情绪［26］。而男生比女生更缺乏社会交往技

能［27-28］，焦虑是一种强烈的不愉快情绪，处于焦虑情

绪的男生更容易自我封闭、社交退缩，更容易被网

络游戏的虚拟世界吸引，甚至对网络游戏产生依

赖，出现网络游戏障碍。提示：在预防和干预网络

游戏障碍中，应重点关注焦虑水平更高的男医

学生。

综上所述，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

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性别在焦虑情绪与医学生网

络游戏障碍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焦虑情绪对男

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比女生更大。本研究的局

限性：①本研究数据来源为方便取样，样本代表性

较弱，可能出现抽样误差；②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

查，虽然样本量较大，但不能验证焦虑、抑郁情绪与

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因果关系，未来还需要进一

步的纵向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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